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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常 态 有 温 度

B07

“冬天深了，还有多少
人惦记着东莞的春？”有网
友这么问。

今年2月，央视的曝光
让长久以来人们心照不宣
的“性都”东莞，被推到舆论
的聚光灯下。高度发达的制
造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打
工者和创业者，由此带动服
务业的兴盛。与任何一个被
商业逻辑支配的行业一样，
激烈的竞争让东莞的色情
服务业不断“升级换代”，直
至最后进化成在业内引领
风骚的“莞式标准服务”。

如今，这一标准风光难
再。经过将近两轮各三个月
的扫黄，尽管官方宣布不少

“成果”并表示将继续严打
态势，人们却依然手持放大
镜，遍寻这片土地上曾经发
生过的故事。

拯拯救救““失失足足””东东莞莞

“平心而论，现在哪个城市敢说没有‘小
姐’？”谈及开年至今的“扫黄”，12月4日下午，
一个在当地经商多年，常在“那种”场合与客
户谈业务的老板赵岩，颇有不平之气，“即便
现在有几个地下‘暗娼’，怎么还会引起那么
多人关注？”

他说的“暗娼”，是几天前某外媒一则题为
“东莞扫黄后现状”的报道，其中提到，大规模打
击过后，东莞仍有一些提供“特殊服务”的人，并
称东莞色情业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这似乎坐实了人们的猜想，因为东莞此前
不止一次扫黄，结果无一例外“扫而不灭”。反而
伴随历次运动式扫黄，“莞式服务”名闻天下，

“小姐”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但这次的情况，没那么简单。
“现在东莞的情况是，一没“小姐”，二没娱

乐场所。”赵岩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说，客户不缺
吃饭喝酒的地方，但想像以前一样酒足饭饱后

去“放松放松”，没那么容易了。
他观察的结果是，扫黄已经不仅是治安问

题，而成为当地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官方高
调打击下，东莞上点规模的酒店都“很自觉”，
甚至互相“盯梢”、“举报”。一种普遍心态是，

“我的日子过不好，你也别想过好，要死一起
死。”

赵岩的说法，得到了在东莞大岭山镇一家
工厂打工的李坚的认可，因为特殊服务被取消，
今年2月至今，他很少去此前常去的那家沐足馆。

“我感觉太‘灭绝人性’。”李坚说，在外出打工多
年至今未成家的他看来，外界所谓的“卖淫”，无
非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大家都是自愿的，
公平交易。

李坚的这种荒谬说法，在现实中代表了当
地一种心态。在这个以制造业闻名于世的都市，

“平等交易”的商业逻辑早已得到普及，人们更
习惯用“钱多钱少”来衡量一切。

“要死一起死”

不过，面对此次“史无前例”的大扫黄，东莞
的那些“地下性工作者”，依然有着自己的生存之
道。

2日上午，本报记者按照网上搜索的“东莞
小姐”的电话打去，一些关机，多数提示是“空
号”，QQ留言也没有人回应。“那样肯定找不
到。”一名在当地酒店干过多年、熟知内情的人
士阿良告诉记者，扫黄过后，“幸存”下来的

“小姐”非常小心，“多是单线联系，即老客户
想玩了，直接给相熟的小姐打电话约地方，而
不是去店里找。”

不仅如此，“小姐”出台的价格也只涨不降。
“比如说原来要500元的，现在可能开价800元。”
阿良说，即便如此，陌生人想找也没那么容易。

还是有不少人离开了东莞。3日下午，一位当
地媒体人说，前段时间他去厦门出差，一名东莞
籍出租车司机告诉他，由于东莞生意不好做，他

就去了厦门，没想到在这里遇到“熟人”——— 之前
在东莞的“妈咪”。“我不得不承认，这世界真小。”
司机当时带着调侃的语气说。

扫黄过后，各地打着“东莞小姐”旗号进行
卖淫活动的骤然增多，其被抓的报道更是屡见
不鲜，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名闻天下的“莞式
服务”。

有着“ISO标准”之称的“莞式服务”的核心，
是一切从客人的需求出发，阿良说，一整套服务
体系，对“技师”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骤，都有
着详细规定，不达标或客人不满意者，都会扣钱，
可谓“小姐中的战斗机”。

据阿良了解，扫黄过后，东莞的不少“小姐”
要么北上福建、浙江，要么南下香港、海南。“一技
在身，不怕没饭吃。”阿良笑言，很多地方的“小
姐”其实不是东莞的，现在也都会打着“东莞”的
旗号，就是因为“莞式服务”这面“金字招牌”。

小姐们去哪了

目前东莞处于“内外交困”之中：2008年以来
爆发的金融危机造成外需锐减，这个长久以来靠

“出口”起家的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巨大。今
年2月央视的暗访，又让原本拿不上台面，但支撑
本地服务业发展的支柱——— 色情业，暴露于阳光
之下。

新近受到冲击的，是一家名为“盛世歌朝”的
俱乐部。

建于2008年的这家俱乐部，被当地人称为
“一代传奇”：因为它所处的年代，正是“莞式服
务”最兴盛的时期。为培训其招聘的“身高至少一
米六八”的佳丽，俱乐部兴建了2600余平米的健
身房和千余平米的专业形象美容设计中心，很快
跃升为以“比拼服务质量”而闻名的东莞娱乐服
务业“风向标”。

如今，扫黄扩大，“传奇”陨落。“没了夜场服务，
只靠干净的服务业支撑下去太难了。”在不少当地
人看来，如此严厉的扫黄风暴下，还能挺到现在已
经相当不容易。

在东莞厚街镇康乐街上，靠给“小姐”化妆的
小摊子繁华难再。3日下午，本报记者辗转联系到
曾在此地工作的化妆师小梅，她表示，自从今年3

月份离开，她再没回东莞，“也没听说干这行的姐
妹回去。”

东莞扫黄，甚至波及了外地。
“大的酒店，为了吸引客人，平均每个月都要为

‘小姐’换一次服装，这也是一个发财的门道。”4日
上午，一名浙江籍商人告诉记者，他的一个朋友就
是靠接这些单子挣钱的，“护士装、学生制服、各类
长短裙、情趣装，只要A片中有的都能做。”

他介绍说，比如一套五六十元的制服，卖给酒
店将近百元，而酒店再卖给小姐，“得一百多两百”。
东莞服务业兴盛时，这名商人说他的朋友一个月卖
个几百上千套服装“没有一点问题”，但现在却是每
况愈下，“听说他早就把工人打发了，已经开始做别
的生意。”

人聚财聚，人散财也散，在东莞，这一点尤为
明显。

受影响的，不止本地服务业

东莞转型，非朝夕之功

东莞扫黄，已有十年之久。
十年前，同样是因为央视曝光揭开了这个人人心照不宣

的盖子。十年来，与周期性登陆广东的“台风”一样，尽管年年
扫，东莞的色情行业始终未曾禁绝，甚至愈演愈烈。

十八大以来中央公布“八项规定”，让整个社会风气为之
一新。这种大背景下，笼罩在东莞头顶的种种暧昧色彩，显得
格格不入。

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不止在一个场合谈及严厉打击“黄
赌毒”。在此过程中，工作不力且负有领导责任的东莞市副市
长、公安局长严小康和副局长卢伟琪被免职。

与扫黄相对应的，是这里庞大的潜在需求群体。作为港
澳台投资的集中地，远离家乡的男性商人在性方面的需求不
容忽视。广东性学会会长、省计生委主任张枫曾呼吁关注广
东3000万农民工的性压抑问题。

在外界看来，现在东莞色情行业的“供需市场”只有一端
被打破，另一端依然有着巨大的需求量。

“扫除五星级酒店的‘高级技师’容易，扫除东莞的下层
暗娼、‘流莺’困难得多。”阿良告诉记者，东莞在很多流动者
眼中只是个暂时停留的地方，没人把这里真正当自己的家，
因此也就不会太在意所谓“色情”问题。

“要根治黄患，就要看东莞官方愿不愿意为外来人口提
供安家立业的机会，真正彻底地解决病根。”时评人梁云风表
示，如果东莞不改变思路，最终还可能陷入扫而不绝的境地。

东莞，似乎已经注定成为一条难以翻身的“咸鱼”，即便
它真的翻了身，要想让人们改变长久以来的固有看法，也非
朝夕之功。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本报记者 刘志浩

2月9日21时许，警方全力出动，东莞某酒店的涉黄人员被查获。

今年2月央视报道东莞涉黄，引发广泛关注。（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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